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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小说，由汉代“丛残小语”式的准小说，到魏晋志怪初具

雏形，直至唐传奇问世，文言小说走向成熟；接着，由宋元话本另

辟蹊径，到明清章回小说称雄文坛，白话小说春秋鼎盛。中国古代

小说的萌生与演变，“史传”传统和“诗骚”传统一直发挥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前者表现为“补正史之阙”的写作目的，以“实录”

寓褒贬的“春秋笔法”以及纪传体的叙事技巧；后者表现为凭借想

像“假拟妄称”，叙事中夹杂言志抒情以及行文中大量穿插诗词曲

赋。晚清以来，社会形态的变革，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小说创作

逐步向现代转型，并经历了创作方法由多样化而单一化又回复到多

样化的曲折历程。中国小说在其漫长的演变史上，涌现出不胜枚举

的杰构佳制，有的堪称标示不同时段或不同类型最高成就的“经

典”。

然而在中国古代，自觉地从审美的角度探寻小说艺术规律的学

者寥寥无几，自然也就谈不上小说美学话语体系的建构。２０世纪
以前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对于占据“正宗”地位的诗文情有独

钟，诗话文论叠床架屋，并一直受到学人的珍视；相反，热心小说

批评的本来就不多，却又对不同凡响的李贽、叶昼、金圣叹、毛宗

岗、张竹坡、脂砚斋诸人的小说评点置若罔闻。殊不知中国小说美

学的主要形式恰恰是评点。出于“传统”的偏见，现代学者也曾视

小说评点为“冬烘先生的八股调”。持论的偏颇，人为地设置了认

知小说评点的美学意义的屏障。

中国小说美学的形式，除了评点，当推随笔和序跋。宋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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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特别是明清两代，随笔的数量相当可观，其内容虽然芜杂，包

括轶事琐闻、考据辨证、随感杂录，但下一番“爬罗剔抉，刮垢磨

光”① 的功夫，不难发现对小说文本及其审美价值的品题，甚至涉

及小说美学的诸多范畴。序跋主要是就某部（集）小说，或介绍创

作缘起，或揭发思想意蕴，或称赏艺术造诣，或宣扬社会价值，等

等。自２０世纪以来，随着国人科学精神的增强，加之“欧风美雨”
的影响，专题论文逐渐成为小说美学的主要形式，并从学理上推动

小说美学实现了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型。

小说美学同诗歌美学、散文美学、戏剧美学、绘画美学、音乐

美学、舞蹈美学、园林美学等一样，是文艺美学的一个重要门类。

小说美学在接受文艺美学所揭示的“美的规律”支配的同时，也以

自身的方式揭示和丰富着文艺美学的品格和内涵。文艺美学是美学

的一个重要分支。从美学的视角观照小说美学，可以高屋建瓴地确

认小说美学的学科性。在美学史上，凡是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

的角度研究文学艺术的，一般都被认为是美学研究的范畴，因为美

学就是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文艺学、艺术史这两个方面的交

叉点上呈现出来的。换言之，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的视角研究

文学艺术的艺术哲学、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都属于美学范

畴。因此———

小说美学，就是对小说这门艺术作哲学的、心理学的、社

会学的研究，就是从哲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角度，研究

小说艺术的本质，研究小说艺术和其他艺术的共同点和不同

点，分析小说的创作和欣赏中的各种因素、各种矛盾，然后找

出其中规律性的东西来。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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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叶朗《中国小说美学》第２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韩愈《进学解》，《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一）第５３页，河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版。



与其他文艺形式相比，小说艺术最具有哲学品位。这里所谓哲

学，包括小说家对社会、人生以及自然、宇宙的思考和认知。不论

小说家在创作时是否有训谕动机，他之所以创作不是为了“藏之名

山”，而是写给读者看的，让读者从作品中有所感悟和认知，而读

者所感知的终极价值就在于揭示社会、人生以及自然、宇宙的哲学

意蕴。如果一部（篇）小说不能引导读者进入智慧的思考和建立在

哲学基础上的审美感悟，那么这部（篇）小说也就失去了应有的审

美价值。就此而言，从哲学的角度研究小说就显得格外重要。

小说研究需要心理学和社会学，说到底，是因为小说的创作与

欣赏作为人的一种审美活动，是以人的情感的脉动为主线走进人们

的生活的，而情感的脉动离不开由心理事实构成的人的精神世界。

人们的生活是由社会事实构成的人的经验世界，小说研究离开心理

学和社会学的导引，既难以走进人的精神世界，也难以理解人的经

验世界。

依据当今为学界所首肯的从广阔的文化背景上观照文学现象的

范式，也可以说，小说美学是小说这门“语言艺术”被放在文化背

景上研究小说的本质和特性及其在创作和欣赏中所遵循的原则和规

律。其实，小说美学———文艺美学———美学本来就是从特定的文化

生态中培养出来的一套符号系统，美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与文化系统

（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认同、文化精神的理解

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因为如此，美学话语中必然包含着丰富的文化

基因，美学话语也就不可能游离于文化系统之外。反过来，美

学———文艺美学———小说美学也从审美的层面丰富了作为人的智慧

和力量的显影———文化这个由人创造也只有人才能品味和享受的

“文明”世界。

将小说放在文化的背景上加以研究，也是由小说的本质和特性

决定的。小说世界，囊括了人类生存的环境，周围的各种事物，自

身的运数遭际，埋藏在心底的隐秘；还有虚无缥缈的天堂地狱，诱

人神往的科幻世界，以及面对浩瀚宇宙的猜测，追忆似水流年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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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瞭望未来岁月的希冀⋯⋯一切优美、壮丽、神圣、庄严以及丑

陋、污秽、邪恶、残暴⋯⋯都可以从小说世界中呈现出来。当然，

小说世界呈现出来的主体还是人，人的生活与命运、情志与欲望，

因为小说的基本特征就是用语言文字创造意义世界，亦即以抽象的

“人为符号”创造既非直观又充分具象的“人生楼阁”。小说家建构

这样的“人生楼阁”，目的在于发挥小说批判现实和改塑现实的功

能，为人的存在悬设一个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价值坐标。小说美

学不过是辅佐小说引导作者和读者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终极指向和

历史定性之间保持一种思辨的热情，在不断的批判与超越中升达一

种更高的境界。

我们已经看到的小说足以让人眼花缭乱。然而，“它的艺术形

式仍在发展，仍然以前所未有的效果，全新的结构和技巧手段使评

论家们感到惊奇”①。这就不能不令人疑惑：小说究竟是什么？或

者说，小说的本质是什么？这是小说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围绕这

个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的回答建构了小说美学的话语体

系。中国学人对这个核心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的回答就

构成了中国小说美学的话语体系。以时间的递进互为经纬，将历代

中国学人的回答加以阐释、整合，就构成一部中国小说美学史。当

然，每个编撰者应该有自己的主体精神和审美眼光的介入，防止在

阐释、整合中袭用先验的观点和权威的“定论”，造成对小说美学

自身发展规律的损害，消解历史的客观性，限制学术视野，影响学

科的多元发展。

中国学人对“小说是什么”的回答，可以追溯到汉代。譬如桓

谭回答：“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

有可观之辞。”② 如此回答，概括了中国小说文体最初形态的本体

特征，泄漏了儒文化对小说思维的渗透和顺化建构的机密。自汉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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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萧统《文选》卷三十一，李善注引，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第３３４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清两千多年，正统文人无视小说叙事方式的改善及其审美经验的积

淀，而深受儒家“治身理家”的文化功利主义制约，在“小说”创

作中恪守“合丛残小语”和“扬善惩恶”的原则，追踪个别史实和

民间传说的“真实”，导致“殊怪必举，纪事存朴”① 的非美化叙

事倾向。汉魏六朝的《神异经》《汉武故事》《搜神记》《世说新

语》，唐宋时期的《朝野佥载》《酉阳杂俎》《梦溪笔谈》《容斋随

笔》，元明清的《拊掌录》《说郛》《古今谭概》《辍耕录》《阅微草

堂笔记》《清稗类钞》，都体现着这样的叙事格局。

除了儒文化，小说也从其他文化形态中吸收了有利于自身发展

的基因。譬如唐传奇，由于对佛学因果说思维图式的移用，小说家

的叙事意识达到一个新的审美层次：“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

端”②。“作意好奇”，不是刻意追求情节的离奇，而是自觉地致力

于人物故事的虚拟假定。如传奇名篇《离魂记》《枕中记》《任氏

传》《柳毅传》《霍小玉传》《李娃传》，就是由于它们的作者将有意

虚构人物故事与合乎“人情物理”的因果秩序合二而一，达到了铺

叙故事情节与揭示生活规律的同步与统一。这样，唐传奇就以“小

小情事，凄婉欲绝”③ 的曲折笔致和因果链条组成的线性思维叙事

方式，具有了更高的艺术品格和审美价值。

宋代民间说唱的普及，特别是元明以来杂剧、传奇的兴盛，激

发社会审美群体对叙事艺术的摹写功能、表现手法及其娱乐作用的

认同和欲求，推动整个叙事文学跨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就小说

而言，进一步叛离了史传文学“以文运事”的格局。由于戏剧艺趣

及其“演事”机制的引进，建构了以时间流动、空间转换的秩序组

合人物故事的叙事模式。于是，小说脱离了僵化的因果链条，进入

“备述人情世态”的“写实”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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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据清光绪二十二年广雅书局校刊本。

萧绮《拾遗记序》，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



明清时期，小说家从园林文化中接受了创造艺术空间的思维意

识，使小说这门“时间艺术”向“空间艺术”迈进。小说家在艺术

构思中兼顾时间的纵向发展和空间的横向展开，注意以环境和场景

的充分展现完成故事情节的铺叙和人物性格的塑造。这样，中国的

小说叙事模式逐步趋于完善和定型：既不受真人真事的限制，也不

受时间空间的约束，借助想像虚构，自由转换场景，在“典型环

境”中描写人物的形貌神情和言谈举止，在细致而完整的故事情节

的叙写中全方位、多层次地刻画出个性与共性统一的“典型性格”。

然而，历史的长河在人类的生存环境中奔流，疾徐曲直，变幻

莫测。社会由古代进入现代之后，现代派突破写实派在小说界漫

流。特别是现代派的意识流小说，受到许多中国作家的关爱。意识

流小说主要采用内心独白的表现手法和多条线索相互交织的散漫结

构，表现人物内心深处的隐秘，故而这种小说没有完整的故事框

架，没有精致的细节描写，人物的外貌和性格也往往迷离恍惚，不

甚明晰。

这就是小说，在纷纭变幻的历史语境中变幻莫测，异彩纷呈。

因此，“小说是什么”就成为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话题。但是，必

须承认：“小说观念是历史的，又是现时的；是发展的，又有其相

对稳定性。为中外古今被称为小说的东西下个无所不包的定义是困

难的，也没有必要；对今人共识的小说观念作出表述，则是必要的

和可能的。”①

一般说来，小说是用散体文书写的，但小说不是散文。中国古

代，散文是指韵文、骈文以外的一切文章，包括文学作品和非文学

著作。在近代，散文囊括了诗歌以外的所有文学作品。这是广义的

散文。现代所谓散文则是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包括杂文、随

笔、小品、游记、传记、回忆录、文艺通讯、报告文学等。这是狭

义的散文。散文与小说的最大区别，就是一个“真”字：事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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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振方《小说艺术论稿》第１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真、理真；失去客观真实性，散文的价值也就荡然无存。小说则不

然，虚构是它的一个重要规定性。没有虚构，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

小说。小说家通过塑造人物形象和描写社会生活表现主体的审美情

感，实际上是在小说家审美情感的控制下虚构了一座“人生楼阁”，

亦即所谓“第二自然”（或称“人化自然”）。这座“人生楼阁”既

是虚构的，又是真实的。说它是虚构的，因为它不像报告文学，更

不像新闻通讯和历史文献有案可稽；说它是真实的，因为它所塑造

的形象是可以感知的。即使取材于现实生活，经过小说家的想像虚

构进入作品，就失去了生活实录的“真”，获得了艺术虚构的

“假”，但读者能够从艺术虚构的“假”在更高的层次上认知生活的

“真”。这就是小说和其他虚构文学的真假艺术辩证法。

诗歌、戏剧也都是虚构文学，但小说与诗歌、戏剧在艺术构思

和表现方法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别。

小说在中国这个“诗的国度”，始终受着“诗骚”传统的影响，

使小说思维呈现出诗化的流变态势，以致在唐代出现了刻意追求诗

意的传奇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更产生了浪漫抒情小说。但小说必

须叙事、摹状，而不能像诗歌那样抒情写意。即使是叙事诗也只能

是“咏事”而无暇“叙事”。诗歌所要求的诗情画意以及高度凝炼

而富有韵律的语言，都限制了它的叙述和摹写功能。二者虽然都不

能没有主体情感的投入，但诗歌是主体情感的直接宣泄，小说则是

在主观与客观结成的审美关系中进行审美创造。

小说可以融化戏剧的艺趣意识及其叙事机制，戏剧却不能像小

说那样凭借单一的语言文字完成形象的艺术创造，而要受到“自然

符号”———物质条件以及视听效果的制约。戏剧受着在舞台上“演

事”的限制，迫使它不能不依赖人物的语言和动作以及舞台效果等

塑造形象，人物、事件、时间、场景必须高度集中，必须具有激烈

的戏剧冲突。为此，欧洲古典主义戏剧的创作必须恪守“三一律”

（一个事件、一个整天、一个地点）规则。比较而言，戏剧所能表

演的，小说都能叙写；小说所擅长描写的心理活动、生活琐事、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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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氛围，戏剧则勉为其难。因此，“一部不能编成好戏的小说并不

因此而不是好小说；但是从来不会有一出好戏而不能改写成为一部

优秀的小说的”①。

总之，小说同时具有散文性、虚构性、叙事性和文字语言自足

性。② 其他文学样式，或具其二，或具其三，而不能像小说四者兼

备。这就是今人共识的小说的本质属性。中国小说受传统文化意识

的影响，使其物化形态———叙事模式涂上了鲜明的民族色彩，诸如

“以虚求实，由幻致真的艺术虚构；总文理、统首尾，精于基构、

妙于剪裁的艺术布局；勾画心灵、略貌取神的人物白描；赋予人物

生活本色的性格塑造；迂回穿插、曲笔达意，且以悬念夺势的情节

艺术”③，等等。

２０世纪以来，中国小说受到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潮影响，使其
思维图式发生转变，但这种转变只能发生在表层或局部，而总的趋

势依然受到传统文化的规范和制约。譬如“新时期”的一些小说家

为了“现代化”曾热衷于向西方现代派求取借镜，但“走向世界”

瞭望之后，最终又回归到本土文化的“根”上，在席卷全国的“文

化热”中掀起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流：有的对民族文化资料重新

认识，阐扬其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有的以现代人感知世界的方式

领悟传统文化的遗风，寻找激发生命能量的源泉；有的针对现实生

活中存在的丑恶现象，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中挖掘其祸

根⋯⋯

小说创作终究是一种有目的、合规律的创造性劳动。面对纷繁

的小说现象，从哲学的角度分析，有什么规律；从心理学的角度分

析，有什么规律；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有什么规律⋯⋯不仅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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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吴士余《中国文化与小说思维》第９页，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版。
参阅马振方《小说艺术论稿》第６～１０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狄德罗《论戏剧艺术》，转引自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第３５５页，
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



论价值，更有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家对于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创作提出过种

种说法：“感物”说认为，创作是作者的心灵与外在的景物相互触

发、彼此整合的过程；“养气”说认为，道德人格达到一定的境界，

则援笔成文就可以任意挥洒，莫不恰到好处；“胸有成竹”说强调，

在创作构思阶段要对所描写的对象加以完整而熟稔的把握，同时要

有纯熟的技巧能够恰到好处地将胸中的“成竹”描绘出来。这些说

法，都是对创作主体最基本的“素质教育”。

小说评点家金圣叹借用“因缘生法”这一佛教哲学命题，从认

识论的角度说明：作家的创作“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

“格物”要讲究方法，才能领悟到“大千一切，皆因缘生法”①。就

是说，小说家要观察、分析、研究各种客观事物，认识产生各种现

象的“因缘”，然后进入创作实践，才能塑造出逼真生动的人物

“性格”。这无疑是对小说叙事思维逻辑与佛学思维逻辑图式同构性

的准确把握与生动揭示。

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从心理学的角度提出：“《水浒传》

者，发愤之作也。”理由是：“世之真能文者，此其初皆非有意于为

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

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诉之处，蓄极积久，势

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

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② 古今中外，诸如此类的言

论不胜枚举，都是从创作动力学的角度，把苦闷、忧愤的创伤性体

验当做包括小说在内的文艺创作的动力。或者说，小说———文艺创

作的动力正来自人间苦闷的积郁。

近代小说美学家普遍认为：“小说者，社会之ｘ光线也”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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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楚卿《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原载《新小说》第７号（１９０３年）。
李贽《杂说》，《焚书》卷三，中华书局１９６１年版。
金圣叹《〈水浒传〉序三》，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小说之妙，在取寻常社会上习闻习见、人人能解之事理，淋漓摹

写之，而挑逗默化之，故必读者入其境界愈深，然后其受感刺也愈

剧”①。这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小说特性的一种分析。社会学以人

类的社会生活及其发展为研究对象，从而揭示人类处于不同历史阶

段的社会形态的结构及其发展的过程和规律。从社会学的角度看，

人本身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大资源与动力中心，实现人的全面

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与最高原则。如果承认“文学是人学”，

那么文学就应该是对人性的探讨，亦即探讨人的性格，描写人的情

绪，研究人的心理。近代小说美学家就认为，小说要表现“原出于

天，流为种智”的“公性情”：“一曰英雄，一曰男女”；在小说史

上，只有表现英雄崇拜和男女私情这两种共同的人性的作品，才能

够“震动于一时，而流传于后世”②。且不提如此规定小说的审美

价值是否确当，但从人性论的角度看，这种说法是不无道理的。

自五四以后，极“左”思潮逐渐蔓延；特别是自２０世纪３０年
代以来，受苏联社会意识形态影响，“阶级斗争”学说逐渐成为处

理人际关系的准绳；在“文化战线”上，“政治———社会批评”逐

渐成为文坛霸主。这一批评模式关注的是作家的创作思维与创作实

践中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尤其是文学创作和社会现实之间的联

系，包含着规范化的“模仿说”理论范式———“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的创作原则。依据这种创作原则进行创作必须按照“社会主

义”的要求“反映”社会生活，特别是“阶级斗争”的“现实”。

这一原则的滥用，必然导致庸俗社会学的泛滥。一个显著的例子是

对《金瓶梅》的批评。翻开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编写的文学史和小
说史，在肯定其“暴露”社会黑暗和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罪行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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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严复、夏曾佑《〈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转引自《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
料》（第一卷）第９页。

蜕庵《小说丛话》，转引自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

（第一卷）第６６～６７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时，指出这部小说“很少”描写“现实生活中先进的、健康的面影

和积极的、向上的思想”，从而断言它的作者“是站在封建统治阶

级的立场上”进行创作的①。如果用历史的、审美的眼光来看，不

难发现，《金瓶梅》的“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

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微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

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

多”，“因予恶谥，谓之‘淫书’；而在当时，实亦时尚”②。

可见，在小说研究中，为着保证结论的合理性，首先要辨识所

使用的理论的科学性。况且，揭示小说文学的奥秘，即使运用某种

科学的理论也难以奏效，而应该聘请多种理论“会诊”，从不同角

度、不同层面进行观察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观察研究成

为“真理的旅行”。这也正是由多学科交叉而构成的小说美学能够

生存和发展的理由。譬如就小说家的修养而言，包括一般的文化修

养和作为小说家的特殊修养；就心理素质而言，包括艺术直觉、艺

术灵感、艺术情感、艺术想像、艺术理解，它们的相互作用，共同

推动着小说家的创作活动；就创作过程而言，创作动机、创作冲

动，以及材料积累、艺术构思、艺术传达、修改润饰，还有对于审

美理想———“真善美”的追求⋯⋯都是小说美学应该研究的重要课

题。

还有，小说的欣赏，诸如欣赏的本质、欣赏的特点、欣赏的差

异，也是小说美学应该研究的重要课题。从艺术生产理论的角度

看，小说的欣赏———接受同小说的生产、传播、消费密切相关。如

果在创作阶段，作家是能动主体；那么在接受阶段，读者就成为能

动主体。阅读实践证明：读者的生活经验、文化修养、心理素质，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接受的效果。可以设想，一部（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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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１４２～１４５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中国文学史》（三）第９４９～９５３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



作品，没有读者的欣赏将文本具象化，文本不过是一件“半成品”，

就不可能有审美价值的实现。对此，接受美学的创立者之一尧斯形

象地指出：

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独立自在的，对每个时代每一位读者

都提供同样图景的客体。它并不是一座独白式地宣告其超时代

性质的纪念碑，而更像是一本管弦乐谱，不断在它的读者中激

起新的回响，并将作品本文从语词材料中解放出来，赋予其现

实的存在。①

把文学的接受作为一个过程来看，首先，读者在接受前就有期

待视野和预备情绪；其次，接受中审美心理结构也会发生同化与顺

应的变化；最后，读者接受之后则在精神、情感、认识、人格、审

美诸方面得到实现或提高，并在读者之间产生心灵沟通，密切社会

交往。

然而，传统的看法总是把读者置于被动的地位，强调文学作品

要通俗化、大众化，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有效地教化大众，敦厚风

俗。譬如明人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认为《三国志通俗演

义》是“好事者以俗近语，括成编，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
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统必当扶，窃

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于

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广且久焉”。现代作家赵树理谈他创作《下

乡集》的“主观意图”是为了“劝人”，“想叫自己劝人劝得不出

错，就得先端正自己的认识”；用小说“劝人”不能“先讲道理”，

是“借着评东家长、论李家短来劝人的”；为了达到“劝人”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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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得先摸一摸读者的喜好”①。

小说美学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而且很多问题必然涉及到一般

的美学范畴和文学原理。从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看，小说美学观念

的树立与提出，不只是受了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而主要是小说文

学从明清以来大器晚成，后来居上，研究者与日俱增，如同明清以

前的诗话———诗歌美学被视为文学理论———文艺美学的“形象代

表”。特别是２０世纪以来，在中国文坛上，任何一种文艺思潮、文
学流派、艺术风格的兴起与流变，基本上是在小说的疆域中进行

的，企图撇开小说文学谈论文艺思潮和审美趋势，难免井蛙萤光之

嫌。

西方小说美学受其异常活跃的文艺思潮影响，异彩纷呈，学派

林立，诸如艾姆斯的小说美学，霍兰的小说心理学，洛奇的小说语

言学，洛特曼的小说符号学，巴尔特的小说叙述学⋯⋯西方小说美

学更以其善于向纵深开掘，在学理层面上获得了累累硕果。这一

切，均为中国小说美学所不及。但是，中国小说美学的视野之开阔

以及涉及的范围之广泛，与西方小说美学相比毫无愧色，而且对某

些范畴的探究以其视角独特而独领风骚。这当然不是中国小说美学

可以固步自封的理由，相反，只有放眼世界，在广阔的世界文化背

景上观照中国小说美学的范畴概念才能获得更为明晰的认识；同

时，经过对西方小说美学的消化吸收，可以充实和丰富中国小说美

学的话语体系。

中国小说美学是中国的小说美学家对中国小说的艺术成就、审

美经验的分析和概括在形而上的学理层面上的积淀。充分重视对中

国小说美学资源的挖掘和整理、开发和利用，对于建构具有中国特

色的文艺美学体系，既有深远的理论意义，更有现实的实践意义。

当然，在建构过程中仍需真心诚意地向西方学习，但这种学习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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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① 赵树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原载作家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下乡集》
卷首。


